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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走近或走进了芬兰教育的人，
都会把关注的视角放在顶层决策对于教
育发展的支持和促进上，比如高待遇的
保障足以吸引最优秀的学生报考师范院
校、选择教师这一职业，比如对师范生不
间断地进行教育教学实践和理论相对接
的模式培养，比如教师手中拥有决定自
己教什么、怎样评估学生等的决策权，以
及家长、社会对教师的绝对信任等等。

其实，良好的教育生态链最终的受
益者一定是成长中的孩子。作为一名
教育人，读了钱文丹所著的《这就是芬
兰教育》一书，我开始思考，孩子成长中
有哪些营养是不可或缺的？

自由：让孩子始终葆有
对外界探索的热情

何谓教育？很多人惯于将之定义

为单纯的知识传授，却忽视了人的成长
是一个全面发展的过程，更忽视了真正
意义上的教育的持续性与灵活性。

孩子成长中最能包容也是最富张
力的营养，那便是自由。首先必须厘清
的是，这份关于“自由”的表述不是以宠
溺的姿态无限满足孩子的物质需求，也
不是完全放任不管式的自生自灭，而是
去掉人为束缚对成长的种种滞绊和
围困。

芬兰的孩子是在大自然中长大的，
春天从树里取水，夏天采浆果，秋天采
野菇，冬天滑雪……在现代信息化的
社会里，芬兰的孩子们却以一种原始
而自然的“土”方式生活着，这既是引
导孩子对外在环境熟悉和适应，也是
培养孩子热爱自然、与自然共处的能
力；芬兰的孩子也是在自由玩耍中长
大的，拼乐高、玩拼图、做手工、进行攀
爬，他们在这种自由当中习得了掌握
和维持局面的能力，更学会了解决问
题、与人相处的技能 。

每个孩子都对外界充满了好奇，并
不断地试探和感知着这个世界，他们需
要在自由中去探寻、去发现、去感受，去
提升。

支持：将孩子引向
属于自己的成长轨迹

芬兰教育对于我们眼中“特殊儿
童”的支持，让我这个做了二十年特教
工作的人尤为触动。在芬兰，大家不会
给孩子贴标签或是依据医学诊断对孩

子进行简单定义。孩子都是一样的，特
殊的是“问题”。有的孩子有这个问题，
有的孩子有那个问题；有的孩子这个问
题轻微，有的孩子那个问题严重。不论
什么样的孩子，不论何种问题，教育都
会尽全力给予孩子的成长以支持。

也正是因为教育的视界中没有“特
殊儿童”，所以“全纳教育”的理念在芬
兰得到了真实的践行——特殊儿童完
全可以在主流学校的普通班级就读，在
有需要的时候，他们随时都能得到学校
里专门的特殊教育教师的帮助；同样，
普通儿童因需要某一方面的特殊支持
也可以进入特殊班级或特殊小组。在
芬兰，有 1/5的学生都获得过特殊教育
的相关支持，足以看出其教育对个别需
要的高度重视。

很多时候，对于那些成长中遭遇了
各种特殊问题的孩子，我们不仅要对他
们向内的成长及时关注，还要对他们向
外的发展进行支持。

生活：找到孩子
安身立命的人生底座

打量现实，总有一些现象是如此令
人忧心和无奈：有些孩子，只会学习，却
几乎不具备什么生活能力。很多成长，
是被动安排的，缺失了基于自身的理想
追求和自主规划。

很多时候我们的教育都是在“向
外”探求中，忽视了对基本需求的关
注——人所从事的任何工作都是为了
生活的；也忽视了对人的内心发展的关

照——每个人的内心想要什么，适合学
什么和干什么。这些才是一个人安身
立命的基础和根本。

芬兰教育，向外，更为关注的是孩
子生活能力的培养，他们会开设家庭技
能课和家庭经济课，践行着为生活而教
的理念；向内，他们更为关注孩子的职
业规划教育，而且首先是从引领学生认
识自我开始的，着力培养孩子们自我探
索的能力——了解自己、接纳自己、规
划人生。

当有了这一系列的基于每个生命
全体、着眼于社会生活能力提升却又
超脱生活之上的培养规划体系后，人
就有了立足社会的价值感，就能感受
到自身的可为与能为，也就更有能量
和精力投身于更多关于美好生活的建
设当中去。

其实，芬兰教育理念的核心就是美
好生活，男孩子可以拿起针线学习编
织，女孩子可以手握电锯锯木头，想尝
试的都能够在教育的土地上被满足。
这样的土壤中，孩子们的想象能力、创
造能力在切实提升着。基于生活这个
永远的人生底座为学生构筑人生基石，
这是芬兰教育的要义，也是任何一个孩
子健康成长的资源营养。

透过芬兰教育，我们可以看到很多
与孩子成长息息相关的营养因素。我
们能做的、也是必须做的，就是把这些
营养还给孩子，补给成长，让每一个生
命个体都能走上既切合自身又适应世
界发展大局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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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草木大家庭中，恐怕没有一种蔬菜
像香菜那样两极分化到极端——喜欢香
菜的人，有“一日不吃，如隔三秋”的感觉；
厌恶香菜的人，见之便掩鼻遁走。这是香
菜自己也始料未及的吧？

记忆中，老家的乡亲们喜欢叫唤香菜
的另一个名字：芫荽。只是早年的乡下人
多不识字，根本不知道“芫荽”这两个字怎
么写，而且还口口声声地把芫荽叫成“盐
须”“烟碎”或“腌岁”（土语，音同），殊不知
正确的读音早就给读错了。我是香菜即
芫荽的铁杆粉丝，我与香菜的“爱恨情仇”
也是值得说道的。

小时候，我从没听说过世上还有一种
菜叫香菜。平生与香菜的第一次接触，是
我到异乡读高中文科班时的事了。同一
宿舍里，有北一片的同学好友带来了一罐
腌制好的香菜，并不厌其烦地在我面前鼓
吹香菜之妙，认为“不吃香菜实乃人生一
大遗憾”。在他隔三差五反反复复的撺掇
之下，从筷子尖搛一点试试到大块大块地
入口咀嚼、回味，从慢慢接受到成为无香
菜不欢的饕餮之徒，我对香菜的感情有了
质的飞跃，最终摇身一变为芫荽的粉丝。
说来有趣，多年以后，儿子也被我练成了
坚定不移的“香菜新兵”。

如果用一颗包容之心看待香菜，这种
在古老的《诗经》里被称为“胡荽”的菜蔬，
实在配得上餐桌上的宠儿。可以把香菜
当成调料、配料，可以借香菜来提味、提
鲜，貌不惊人的香菜既能做一桌菜肴的点
缀，又能使多种菜品增添“灵魂”。

我最喜欢的香菜吃法，无外乎凉拌和
煲汤两种。焯过水的香菜，仿佛更有灵气
和活力，将其撕成小段或切成碎末，佐以
糖醋麻油等等，放上些许带着红皮的花生
米，一盘炝香菜可让人食欲大开。四季凉
菜，诸如凉拌木耳、凉拌鸡丝、凉拌菜瓜烧
瓜、凉拌莲藕菱角等等，都可以撒上香菜，
使菜品有模有样、鲜靓诱人。家乡的酒桌
上常见一道凉豆腐，用鲜嫩欲滴、绿意蒸
腾的香菜叶盖在白嫩的豆腐块上，养眼得
很。做番茄蛋汤、紫菜蛋汤时，在红黄与
紫黄之间，配以嫩绿的香菜，有让人心神
荡漾的感觉。直接用香菜煲汤，或许是少
数人的“独创”，我特别喜欢那汤的颜色和
味道，玉液一般，爽口提神。香菜还可以
用来炒猪肝、包饺子、炸肉丸等等，至于冬
天各种各样的火锅里，又怎能少得了香菜
的身影？待底锅沸腾，放入香菜，只一涮，
远远就能闻到那略显霸气的味道。

母亲知道我和她的孙子都喜欢吃香
菜，即使八十大几岁了，仍坚持每年种上一
小块香菜，目的只是让我们解馋。秋冬时
节，当我们尝到老人家亲手种植的香菜时，
总有一种特别的幸福洋溢在心头。等到春
暖花开，香菜渐老，虽不宜继续做菜，但它
开出的花儿却非常精致、漂亮，临近观赏，
使人心情舒畅。香菜花开之后会结出种
子，可制药，对健胃消食有特别的作用。这
是香菜对人类的另一大贡献了。

颇有争议是香菜
■王垄

杂风物 谈

争柿空战争柿空战 苏院芳苏院芳 摄摄

火心灵 花

分类学是讲植物分类和命名的，大学里
学过。分类学极其琐碎繁杂，有一大堆内容
要强行记忆，不亚于背外语单词，更像中医
系学生背的中药方子。大学时，分类学的每
回考试都让我如履薄冰，我也只能勉强
过关。

毕业后我来到中学当老师，虽然教的还
是生物学，但与分类学基本无瓜葛。所以平
时我也就懒得再理会身旁的花花草草。管
它们姓甚名谁，管它们花开花谢。我还暗自
庆幸，幸亏高考不考分类学。只是经年累月
后，本来就不算亲切的分类学更显生疏了。
分类学的那些书，原先是放在书橱里面的，
本想利用闲睱时间再翻看补习，但一直未付
诸行动。最后索性就将它们从书架上撤下
来，塞到床底下的一只大木箱子里，从此没
再惊扰过它们。

本以为今生与分类学缘分已尽，没想到
友人最近对它感兴趣起来。友人通过手机
微信，发来一些草木的图片，向我询问它们
的名字。在他看来，我是学过分类学的，是
这方面的行家，一定可信。而在我看来，这
真是个大难题。

看了手机里友人发来的图片，我心里直
发虚：几种草木，一样也不认识。碍于脸面，
也不好意思直接说自己不知道，我赶紧放下
手中的活，将床下的分类学书全都找出来。
每一本书都很厚实，沉甸甸的，只是纸质早
已发黄，还带有霉味。我又一次重新阅读分
类学。把友人发来的图片看了又看，将这些
草木的花色、花形、花期，还有叶子的形态，
生长的地点，与书上的描述和图片相对照，
如同考古学家辨识出土的文物一般，仔细考
证这些花草的身份信息，确认它们的“芳姓
大名”。验明正身后，赶紧给朋友发送过去，
生怕拖延太久，让友人看出破绽。

友人因此还写了一篇《朋友如书》的文
章，刊登在报上。文中说，遇到像花草名字
一类的专业问题时，可以直接向懂行的朋友
请教。他说一个朋友就是一本书，经常地翻
动，生活中的许多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友
人还奉劝读者要广交朋友，结交各行各业的
朋友等同于购买了许多的专业书。

友人的话不假，但他不知道我是费了老
大的劲才帮他找到答案的。不过这样也好，
友人的勤学好问，于我来说就是一种压力，更
是一种动力。我终于可以静下心来，把当初
未曾学好的分类学，又认认真真地学了一遍。

人性懒惰。如果没有外力的推动与督
促，久而久之，我们就会精神懈怠，意志颓
废，大脑锈蚀，身子骨僵硬。

朋友如砺。砺，磨刀石也。友人就像一
块磨刀石，每一次发问，每一次提醒，都会帮
我们打磨掉大脑中的斑斑锈迹，使我们日渐
迟钝的思维，重新敏捷锐利，发出闪闪光亮。

朋友如砺
■张玉明

过好书 眼

孩子成长中不可或缺的那些营养
■杨雪梅

在老家院子里有一棵柿子树，是
父亲 30多年前种下的。柿子树高大
挺拔、枝繁叶茂，像一片绿云一样把
院落遮掩其间，远望只露出灰黑色的
屋脊。苍劲的枝条在粗壮而高大的
主干上次第分散开来，吸收阳光雨
露，树冠如同一把伞，庇荫着院里的
一草一木。儿时，我常常和小伙伴们
在树底下游戏，捉迷藏、种豆子……
有时趴在树身上，感觉树皮和父亲的
手一样粗糙，更与父亲的手一般
温暖。

秋风起，挂了满树的柿子渐渐泛
黄，一颗一颗缀在稀疏的枝叶间，院
落就成了一幅画。柿子终于可以采
摘了，母亲从屋里搬出高高的长梯，
父亲拿起夹杆、提着篮子小心翼翼地
爬上去，一颗一颗地摘。那一树的柿
子就被装进了篮子里，浓缩成了一团
浓烈的色彩，似乎聚拢了一个秋天。
摘柿子的时候，邻居也会来帮忙，小
孩们更是围着柿子树欢呼雀跃。此
刻，院落就像过节一样热闹。

摘柿子时，父亲总会在树的顶端
留一些，说那是留给鸟儿们的食物，
这也是他多年不变的习惯。任其挂
树上，鸟儿喜欢，东啄一口西啄一口。
入冬后，柿子一个接一个地掉落地
下，偶有三两个，大雪纷飞时，还在树
上摇曳，虬枝盘旋的老树上那点点黯

淡的红，点缀得院子也有了些许诗情
画意。

柿子有“事事如意”的吉祥寓意。
每逢柿子下树之时，父亲便和母亲商
量，让母亲带着我把摘下来的柿子，
一小篮一小篮地分给左邻右舍。整
个小村都弥漫着柿子的清香。那时，
年幼的我不明白，父母为什么要把自
家的柿子分给别人呢？母亲刮了一
下我的鼻子说：“你吃过王奶奶包的
饺子，吃过吴爷爷捉的黄鳝……这么
快就忘记啦？一个村的，就是一大家
子的。”我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柿
子由此成为人和人之间情感的连结，
生活因此显得更加金灿灿的。

摘下的柿子，大都未熟，要捂上
几天。为了让柿子熟得更快更均匀，
母亲常常用一个大木桶，一层柿子一
层粗谷糠，整齐码放，用旧棉衣盖好
口子，静待柿子捂软、熟透。等待柿
子捂软的过程，我觉得格外漫长。每
天早晨起来,顾不上刷牙洗脸,总忍不
住偷偷去看看捏捏，看它软到怎样的
程度。馋虫难缠，柿子还没熟透就拿
来尝了。涩味在口腔里散开。待到
那青涩的柿子脱胎换骨 ,闪着迷人的
深红光泽 ,洗净 ,撕下薄膜一样的皮，
肉质棕红透明，温润香糯，吸一口，吱
溜一声，绵绵缠缠，口感柔软又不止
于甘甜。

遇到好收成，母亲还会把柿子洗
净，用刀把柿子削成柿花，再用绳子
穿起来挂到房檐下，柿花白天享受阳
光恩泽，晚上吸纳白露滋养，在表皮
形成一层薄薄的柿粉，假以时日，用
手一压就成了美味可口的柿饼了。
那时能够吃到的水果实在屈指可数，
这棵柿树，成了我最饱满最甜蜜的向
往，极大地安抚了少年贪婪的舌尖。

及至年长，我在城里工作安家，
每年柿子成熟的季节，我都会回老
家，看望年迈的父母，再看看那棵饱
经风霜的柿子树，摸摸它发黑的树
皮，望望它粗壮的枝条。我陪着父母
亲站在柿树下 ,看一树火红的柿子像
一盏盏小太阳一样挂满枝头 ,看父亲
母亲早已布满皱纹的脸上的笑容和
饱含喜悦的目光 ,心中实在欢喜和欣
慰。离开老家的时候，父亲总会把一
颗颗红彤彤的柿子挤挤挨挨地放在
纸箱里面，并把装满了柿子的纸箱连
同自己家里种的新鲜瓜果蔬菜放进
后备箱。

如今，人们的日子也日渐五彩斑
斓，水果也名目繁多，当年许多珍视
的东西 ,现在却成了平常。但火红的
柿子，依然拨动着我浓浓的思乡之
情。无论生命怎样婉转曲折，其中一
丝丝的悸动和感激，或许都藏在这一
树柿子红了。

柿子红了
■王建明

随闲庭 笔

——读《这就是芬兰教育》有感

《这就是芬兰教育》
钱文丹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行人生 板

上初中的时候，学校离家很远，每天上
学放学全靠两条腿跑。那时候没有家长接
送，路上也很少有人骑自行车，马路还没有
铺沥青。晴天还好，下雨天，路上一片泥泞。
天气不冷的时候，我们干脆脱了鞋袜，东一
脚西一脚地滑到学校，到河码头洗净脚，再
把鞋袜穿上。

每天早上，我赶到盘岔口的时候，几个
要好的同学也差不多到了，路旁的高音喇叭
就会响起雄壮嘹亮的歌曲《歌唱祖国》：“……
英雄的人民站起来了！我们团结友爱坚强
如钢……”就这样，我在日复一日的歌声中，
走过晴天雨天，走过春夏秋冬，走完了整个
中学生活。

这些年，家乡的变化慢慢大起来。到 20
世纪 90年代末，我们村上除五保户房大叔
外，家家都盖上了楼房。家门前的路，也变
身好几次。刚开始时是泥巴路，后来铺了砖
头路。铺路的时候，一些上了年纪的人说，
铺这么长的路，要用多少砖头啊，够砌多少
房子了。路竣工的时候，不少人家在路上放
鞭炮。后来道路重修，把砖头全挖了，浇铸
了水泥路，现在又加宽加厚。路边还装上了
路灯，有了绿化。如今，只要是不下雨的早
晚，乡亲们都在路灯下散步，锻炼。路旁的
人家买了点唱机，时常放着《歌唱祖国》，高
昂动听的歌声传得很远。

2020年初，新冠疫情无情肆虐神州大
地。医务工作者逆行武汉，走上抗疫前线；
党员干部挺身而出，严防死守各个路口；社
区网格员用铁脚板，走遍社区每户人家；抗
疫志愿者走家串户，给重点户送上爱心慰问
和生活必需……那时我家所在的小区，每户
两天只发一张出门通行证，安排一个人去购
物。进出小区、超市都要戴口罩、测温，虽然
烦琐，但规模超万人的小区依旧井然有序。

沉寂多年的高音喇叭又响起来了，不停
地播报防疫知识，间或放些传统歌曲。其中，
我又听到了熟悉的旋律《歌唱祖国》：“越过高
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宽广美
丽的土地，是我们亲爱的家乡……”这首充满
力量与激情的歌，温暖着我的血液，激动着我
的心房，给了我无限的幸福，唱强了我抗疫的
信心，也提醒着我永葆一颗不变的初心。

生命里的歌
■张国邦


